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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征镒院士一直以来十分关心中国民族植物学的发展，他对人与植物相互关系这一民族植物学

研究的核心主题也有许多独到的论述，这里我们试图将他的观点做一归类和总结，借以表达我们对

吴先生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同时希冀他那睿智的思考和深邃的思想对于今后民族植物学的研究

有所启迪。

吴先生曾回忆道：我在地植物学、植物资源方面的科学实践，使我认识到绿色高等植物既是一

切生物资源的最初物质基础，又是人类和一切动物、微生物的生存环境的主要创造者。在世界植物

园大会（1993）上以及大阪中、英、美、日首席学者五人座谈会上，吴先生反复强调并指出：人在

利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措施的双刃性问题，即人既可以成为最高级的生产者，也可以成为最大

的破坏者。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植物结成互相依存和协同演化的共生关系，在人类及其文明的发展长

河中，传承和汇聚了人类作为植物“生产者（栽培者）”和“消费者（利用者）”的各种实践及其

知识体系，这是开展民族植物学研究之基础。

1983年8月，吴先生在湖南湘西的一次会议中曾指出：现在很多国家都兴起一种民族植物学。

什么叫民族植物学？就是，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那个地区，对当地的植物

各方面知识知道很多，譬如利用、保护方面的知识等，把这些知识进行调查和挖掘就是民族植物

学。由此可见，系统整理（甚至是抢救式整理）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利用植物资源的知识，辅之以

系统的科学研究和验证，造福于全人类当是民族植物学应长期坚持的一个正确的科研方向，特别是

在疆域广袤、生态类型多样、植物种类丰富、民族文化各具特色、资源潜力很大的中国，进行系统

挖掘和科学研究其意义就更为重大。

中国还是使用野生植物资源历史悠久和经验丰富的国家之一。早在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的《诗

经》《禹贡》和《山海经》等古老著作就记载有植物及其利用。《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目》乃

中华民族发掘利用中草药的历史性的精华名著，这是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宝贵资源，拥有特殊的文化

和实用价值。

吴先生曾参与过两部重要文献的考证。1941年他承下恩师吴韫珍的遗愿，其一是与匡可任、蔡

德惠、简焯坡等合作，于1945完成的《滇南本草图谱》（第一集）；其二是考证《植物名实图考》

中的云南植物，尤其是草药和野生花卉。而《滇南本草图谱》（第一集）成为中国“植物考据学”

的滥觞之作。20世纪70年代初，全国兴起大搞中草药运动，吴先生在劳动（烧开水）之余对各地民

间常用的中草药植物进行订正，后来成为编辑《新华本草纲要》（三册）的重要依据，1993年该书

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吴征镒院士纵论
人与植物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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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生曾说过：“我现在所做的《植物名实图考》的新考就是把古代和近现代的接上头，我现

在做的这个工作，年轻人一时还做不了，这是我们的民族植物学的一部分，很重要！”中国民族植

物学的奠基人裴盛基先生把“科学考证我国古籍中的植物学信息，对我国传统利用的各种植物进行

‘正本清源’，进一步利用丰富的古籍植物学信息为民族植物学提供源源不断的科学依据和方法”

作为未来民族植物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两位先生对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民族植物学研究的重视

和强调，也算是英雄所见略同！

以上是人与植物相互关系中和谐的一面，自然造就多样的植物种类，人类在长期的利用实践

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巨大潜在价值和深度挖掘利用的社会基础，吴先生将此归结为具备“天

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

正如前述，人还可能成为任何生态系统的最大破坏者。吴先生就曾指出：热带、亚热带山地

是我国西南地区生物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主体部分，在云南几乎占土地面积的94%。由于不合理的开

发、大面积的森林滥遭砍伐，山地生态平衡受到破坏，水土严重流失，限制了山区经济的发展，这

是西南地区面临的重大问题。吴先生在1956年首次提出“开发热带作物的同时必须建立相应的自然

保护区，以保存和继续观察自然环境的发展变化”，并与寿振黄在云南省提出建立24个自然保护区

的具体建议，以及他后来提议并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建立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等

等。

作为破坏者的人类，收敛自己的行为，不给自然生态系统更大伤害是应该的，但吴征镒先生似

乎并不认为人类将“无所作为”“无所适从”而放弃发展和进步。他反复强调如果我们能正确认识

植物在生态系统的主导地位以及基于科学研究的因势利导，我们人类还是有可能实现“人定胜天乃

可企”，甚至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各种“组学”如雨后春笋，人类在总结利用植物资源的成功经验的同

时，可改变植物的生物和生态特性，全球范围的“绿色革命”的成功是人类在微观上改造植物，推

动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一个范例。

在热带至温带开展以多种经营为核心的生态农业工程是吴征镒先生基于生态系统认知提出的人

类可主动有所作为的领域。20世纪60年代，吴先生倡导建立多层多种经营的人工生态系统的研究，

具体指导人工胶茶群落的实践。20年后人工胶茶群落在海南得到推广。吴先生一再强调自然保护要

与人工生态系统相结合，不断尝试建立合理的人工生态系统，通过调整不同植物的组合，使植物既

能够繁殖更新，也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提供资源。当然，一个合理的人工生态系统的形成非

一日之功，协调保护和利用这一长远和近期利益的工作还需通过理论结合实践，不断完善。

与此同时，人类适应植物和生态系统还需要有更大视野和系统的规划，因此，吴先生一直推崇

植物学家郝景盛的 “高山，远山，森林山；中山，近山，花果山；河谷，平川，粮菜川”这一云

南省生态经济发展模式，而且他还基于现有自然生态系统存在大量片段化和破碎化的特点，提倡要

在云南保护好每条沟，每座山坡，甚至每棵自然生长的树木。

正如吴先生指出：人与自然的主要矛盾却是绿色高等植物。人类自由合理利用这第一性生产

者，保护其不断增殖能力和种质资源，才能使绿色高等植物在一切生态系统中起协调作用，才能解

决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也就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矛盾，也才能为今后人类上天需要进行

的进化工程做准备。我们相信：吴先生这一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论述对未来民

族植物学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吴征镒纪念文集-正文最终稿 45.pdf
	吴征镒纪念文集-正文最终稿 46

